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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的谶语
大家都说齐东锵是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

——齐东锵自己也这么想。

当齐东锵自己也这么想时，齐东锵的日子便过得礼花一

样灿烂。

独处的时候，齐东锵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和网友筷子

用形而上的语言侃大山。筷子的网名其实不叫筷子，而是“拿

得起放得下的只有筷子”，就像齐东锵的网名不叫随风，而是

“那年已随风”。“不说真名，不谈职业，不讲住处，不发照片，永

不见面”是两个人共同恪守的五约，这一晃也将近二十年了

吧？作为网友，他们能够二十年相濡以沫并相安无事，都归功

于这个钢铁一般的五约。

筷子不上网的时候，齐东锵也会偷偷地百度自己的名

字——是的，他齐东锵实在是太出名了！大家如果不信，也可

以百度一下，不用点缀任何修饰语，只需要点击他的名字——

齐东锵……怎么样，查出来了吧？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绝不

为过。不用看别的，仅看齐东锵的头衔，就会看得你眩晕：中国

著名心理测试专家、中国著名犯罪研究专家、中国收藏家协会

的三驾马车、中国形意拳协会的五大板斧、中华诗词家学会的

八大金刚……你再把鼠标往下移，再往下移，看到百度照片了

吧，对，那个眸子又大又亮、额头凸出如檐的男子，就是齐东

锵。是不是觉得眼熟呢？当然会眼熟，因为齐东锵经常参加电

视台的访谈节目。

齐东锵是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齐东锵的妈妈也就成了

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为了介绍培养儿子的成功经验，齐东锵

的妈妈曾“先后几次”接受过电视台的“独家”专访，齐东锵永

远也忘不了面对广大观众时，洋溢在妈妈脸上的灿烂笑容，她

就那么自豪地笑着，说她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一个

成功的好儿子，因此她是世界上最幸福最知足的母亲。

齐东锵的成功，也让齐东锵的妻子徐问玉的脸上大放异

彩，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医学院副院长的美丽女子，

她可是比刘欢的妻子更显得卓越呢！刘欢的妻子不是有句名

言吗？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徐问玉呢？徐问玉可是三管齐下！不

信请看这则报道：

徐问玉当选“最令人羡慕的妻子”。

古城网6月18日电 据《古城报》报道，古城一项调查发现，

著名刑侦专家齐东锵的妻子徐问玉女士，日前获被访女性心目

中“最令人羡慕的妻子”称号。负责调查的有关人士表示，徐问玉

“幸福妻子”的形象深入民心，令人信服。她最为人羡慕之处，不仅

做得好，还嫁得好，更养得好。作为古城第一批“超级留学生——

高中生赴美留学选拔大奖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的儿子被美国

华盛顿大学录取，年仅十五岁就到美国留学深造。

日子灿烂的时候，唯一让齐东锵感到冷的，是对门的

女人。

对门的女人，白白的瓜子脸，弯弯的柳叶眉，身材窈窕，风

姿绰约。远远望去，美极了，柔极了，可走近一瞧，那心就唰的

一下冷了。齐东锵不知道她对别人是什么样子，但齐东锵每次

看到她，她的脸色都是冰冷冰冷的，冰冷得就像齐东锵最心爱

的玉雕《睥睨》。

屈指算来，齐东锵和她住对门，也将近二十年了。虽然时

间很漫长，但齐东锵和她一直没有交往，并且直到今天，齐东

锵也不知道她叫什么，更不知道她每天早出晚归，到底去做什

么。齐东锵只知道她爱人姓殷，叫殷勤，因为挂在门厅的801

室的电费单上印的就是这个名字，一开始齐东锵还以为殷勤

是她的名字呢，可楼下小卖部的刘嫂却说：“哪哟哎，叫殷勤的

八成是她的男人——那个开宝马轿车的。”

“那她……叫啥名啊？”因为妻子不在身边，齐东锵便多问

了一句。

“这我还真没问过。”刘嫂奇怪地看了齐东锵一眼。

齐东锵的脸就涨红了，立即支支吾吾地解释：“虽然我和

她住对门，可我们两家并没有来往……您知道，大家整天都忙

乎乎的……”

幸亏刘嫂并不像是非之人，立即用硬硬的西北口音絮叨

着：“是啊！是啊！你们城里人，和我们乡下人就这点不一样，很

多住对门的都不走动。也是，白天都忙着上自己的班，晚上也

都忙着做自己的饭，哪有时间走动呢？”

可既然没有走动，她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冰冷？

独处的时候，齐东锵也会偷偷地把玩自己收藏的宝贝。齐

东锵的宝贝有两类，一类是古锁，一类是玉雕，古锁有一大堆，

玉雕却只有一尊，就是那尊被齐东锵命名为《睥睨》的美女玉

雕。但齐东锵每次看《睥睨》，首先想到的，都是对门的女人。也

许中国的美女大多很撞脸吧？这尊玉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

特像对门的那个女人。尤其相像的，是她们的冷漠。这尊玉雕

是齐东锵在一个古董店里淘来的，几乎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

一个人喜欢一件东西，真的毫无道理。齐东锵至今也说不

清楚他到底为啥喜欢这尊玉雕，当时他仅仅看了那玉雕一眼，

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了。为了买下这尊玉雕，齐东锵一连颠颠簸

簸地跑了七次古董店，每次往返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直到把那尊玉雕买到手。

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尊所谓的《睥睨》玉雕，既不是什

么贵重的玉器，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传说，它不过就是一个通体

洁白的美女，怀抱着一只同样通体洁白的猫。齐东锵专门找人

看过了，那玉质也是极其一般的和田玉，市场上经常能够看

到。齐东锵虽然也知道它并无收藏价值，但齐东锵就是喜欢，

说不出来的喜欢，喜欢到了骨子里。

也许人的内心，都隐藏着受虐的欲望？这尊玉雕最让齐东

锵感到刺激的，是那个美女睥睨的轻蔑，这也是齐东锵为啥要

给它起了这么一个怪名字的原因——美女的眼神儿也太冷漠

了吧？就像含着一把阴气逼人的无影剑，微微斜睨着，仿佛看

透了周遭的一切虚伪和丑恶。一同睥睨的，还有那只猫的神

情，它也是微微斜睨着，藐视中带着嘲弄，尖锐里含着讥

讽……一人一猫，睥睨的方向都相同。

齐东锵问妻子徐问玉：“你看这玉雕像谁？”

徐问玉歪着头看了看玉雕，又跑到镜子边看了看自己，就

俏皮地把玉雕举到自己的脸旁，微笑地说：“你自己看嘛！简直

就是姊妹呀！”

直到有一天，当徐问玉发现这尊玉雕长得更像对门的女

人后，她才警觉了起来。徐问玉的警觉，立即引发了齐东锵的

警觉，从此，齐东锵便再不敢当着妻子的面把玩那尊玉雕了。

但警觉的火苗儿，已经忽炼炼地在徐问玉的心里燃烧了：

“你说实话，今天你必须说实话。”

“说什么呀？”

“你说我和对门的女人比，到底谁长得美？”

“当然你美了！”

“那你具体说说：我到底哪里美，她到底哪里不美？”

“你的美还用我说吗？全古城都公认！她的不美更无法说

了，因为我压根儿没看清她长什么模样！”

“撒谎了不是？住对门这么多年，你怎么能不知道她的模

样呢？你不是觉得她长得很像那个《睥睨》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啦？有你这个厉害的老婆整天

‘睥睨’着，我敢‘睥睨’人家吗？更何况，她还总戴面纱……”

“你看看，你看看，连戴面纱的习惯都掌握了，你们这些臭

男人呀！”

……

这么多年，连齐东锵自己也说不清，夫妻间这样的问答到

底进行过多少次了，可为什么每次提起这个话题，妻子都乐此

不疲？

齐东锵当然也说不清，每次妻子提起对门的女人时，自己

的脸为啥总会红起来，红到了耳朵根儿。也许越是心理测试专

家，反测试的能力越要比别人差？

喜欢较真儿的齐东锵，有一天曾专门和自己的御用心理

师筷子剖析过自己的心理，当然，剖析时他并没告诉筷子这个

人是谁，只说他是一个公众人物。筷子简单地听了一下情况，

连犹豫都没犹豫一下，就对他说：“你所说的这个人，之所以颇

在乎那个女人，就是因为那个女人对他不屑。”筷子还说：“人

在骨子里大多犯贱，特别是公众人物，你越是崇拜他，他就越

高傲，这时候如果跑出个鄙视他的人，他反倒万分在意了。比

如《傲慢与偏见》。”

对于筷子的答案，齐东锵开始并不认同，可仔细琢磨一

下，又觉得真是那么回事。自从出名以后，齐东锵无论走到哪

里，大家都会向他投来尊敬的目光，狭路相逢，人们也会恭敬

地让他先行。而对门的女人呢，每次遇见，总像看不到齐东锵

似的，即使两个人恰巧走到一路了，她也总是冷着脸儿兀自走

在前头，让齐东锵这个大名人给她当绿叶当陪衬。

是的，她是这个小区里除刘嫂外，唯一对齐东锵不屑

的人。

刘嫂对齐东锵不屑，齐东锵还能够接受，因为刘嫂实在太

忙，因为刘嫂不会上网也不太识字。但住对门的她对齐东锵不

屑就不可理喻了——住对门二十年了，她怎么可能不知道齐

东锵这个大名人呢？

即使她不知道，她爱人殷勤也应该和她提起呀！就像齐东

锵的妻子隔几天就要提起她一样。

“齐教授！和您住对门真是荣幸！那天我还想呢，抽空得去

买几本您的书呢，到时，您可得给我签个名啊！”这话可是殷勤

牙对牙口对口对齐东锵说的。并且就在殷勤刚刚说完这句话

之后，她就从那辆宝马车里下来了，一路娉娉婷婷地飘了过

来，于是，暗香浮动，全世界都为之静音。可令人悲怆的是，和

那缕沁人心脾的暗香一起飘过来的，依然是两缕睥睨的眼神。

她家的日子过得总是轻悄悄的，就像他们走路时轻悄悄，

说话时轻悄悄一样。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也会轻悄悄地咳起

来，虽然那声音低低的，细细的，却总是揪人的心。幸运的时

候，也能听到她的歌声，但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少极了，并且每

次她轻唱的时候，徐问玉都恰巧在身边，并且总会偷偷地看几

眼齐东锵的表情。

“她的歌儿的确好听。”有一次，连挑剔的妻子都赞叹了。

“你不觉得她的声音过于纤细了吗？就像纤维，直勒人的

心。”——齐东锵当然要鸡蛋里挑些骨头。

“哇？都勒到心里去了？还说对人家没有感觉呢！”妻子立

即揪住了齐东锵的耳朵。

唉！这真是邻家有美妻，日子也难熬呢！

——齐东锵最大的遗憾，是筷子不知道自己就是齐东锵。

唉！当初怎么就制定了那样一个五约呢？这下可好，弄得

筷子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假如筷子知道自己就

是齐东锵，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不会惊喜地尖叫起来？

就像周杰伦的粉丝冲着周杰伦尖叫一样？

“啊！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我的随风，你真的就是大名鼎

鼎的齐东锵教授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齐东锵实在太希望看到筷子的激动了——哪怕全世界的

人都为齐东锵激动，齐东锵也不会激动的。但齐东锵真的很在

乎筷子的激动。

——可筷子真的会激动吗？

那天，齐东锵突发灵感，决定小试一下筷子的反应。

“随风，随风，随风，怎么不理我？”

“稍等，我在看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关于一位当红名人的，因为点击率超高，就很好奇！”

“哪个名人的？发过来我也看下。”

哈哈！你这刁钻古怪的筷子，这么容易就入了圈套？

齐东锵轻轻一点鼠标，就把关于自己的几个热帖发过去

了。写这些文章的人叫艾伍龄，齐东锵和他并没有见过面，但

这个人的文笔却棒极了！别说女人们看了会怦然心动，连齐东

锵自己看了，都忍不住爱上自己了。

“原来是他呀！随风，你怎么也这么低俗了？”

“低俗？”

“多浅薄，多低俗，纯粹的自吹自擂！”

“自吹自擂？你看没看文章啊！就瞎放炮？文章里不是说得挺

清楚了吗？这个齐东锵和这个作者并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的人，

怎么能谈得上自吹自擂呢？据我所知：这个齐东锵，不仅是我国犯

罪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人才，还多才多艺，能文能武……”

“行啦行啦，你咋也替他吹上了？一切都是假象知道不？现

在的那些吹鼓手，花点钱谁都能雇来，无论让他写谁，谁都是

全国著名。这还算谦虚的呢！还没说全世界著名呢！哎！你还别

说，这个名字起得倒很谦虚。”

“什么意思？”

“这还看不出来？二五零嘛！”

“筷子，你怎么总这么尖刻呢？”

“不是我尖刻，是齐东锵这个人真是能吹。那天在书店，我

碰巧看见了一本他的书，翻开扉页刚看了一眼我就看不下去

了，好恶心。”

“恶心？为啥？”

“你猜他在扉页上，是怎么介绍自己的？他竟然把自己说

成是三驾马车、五大板斧、八大金刚，哎呀我的妈呀！原来就是

一个开杂货店的！”

——啥叫自取其辱？这才叫自取其辱呢！齐东锵的脸渐渐

地涨红了。

“随风，怎么不说话了？你不会是艾伍龄吧？”

“我不是艾伍龄！”

“也是，随风怎么能是那种素质的人呢？随风就像天上的

风，无处不在，却从未存在。”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不了解情况就辱骂人

家，这么说话不负责任。文章里写得多明白……”

“文章只能代表写作者的眼光。我凭啥要相信那个二五零

的眼光？我这个人，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你这么评价人家，是因为你不认识他。假如你认识了他，

我相信你一定会崇拜他的。”

“怎么不认识，我早就认识！”

“你早就认识？”

“现在的名人都是苍蝇，总嗡嗡地在你眼前晃，想不认识

都不中。如果你真靠脸蛋吃饭，比如主持人，比如演员，我倒能

理解。可你一个做学问的，干吗不待在象牙塔里？干吗总到公

众场合胡说八道？并且这个人不仅自己显摆！连他老娘、他媳

妇也都能抖擞，特别是他老娘……哎哟喂，别怪我嘴损，都那

么大岁数的人啦！咋就那么不值钱呢？这人啊，越炫耀什么，越

缺失什么……”

筷子的话，就像黑色的谶语，一下子把齐东锵从光辉灿烂

的仙境摔进了阴森恐怖的地狱。

（摘自《测谎者》，李晓平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尚书·太甲上》

一

兴许是因为现代历史学科的崛起，

现今人们谈论过去的时代，很容易只保

留可信的底线，而把上古无数的人、事

删削得只剩下不相联属的片段，以致让

过往的一切既不丰富，也难动人。不知

道某些古人缜密完整的思索，是否也可

以放入独特的可信范围？如果可以，断

烂不堪的过往，或许将恢复勃勃生机，

起码在某种意义上对人有益？连类而及

的问题是，诸多今人谈论的所谓传统，

是否本来就是个连续不断的创造过程，

而不是停留在时空对岸的凝固形象？就

像荷马，古希腊人把他确认为《伊利亚

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却又隐隐约约

暗示，这位盲诗人“同时诞生于七个不

同城市”。这命名和对命名的解说，属于

后人创造性思索之一种：“这意味着希

腊人并非不晓得此一基本事实（按即武

断地选择一个人，称其为两大史诗的作

者），甚至精确性地指出了有整整七个

希腊城邦的人共同完成这两部史诗。”

这样的创造有个好处，可以让后来

者对某一事物的指称易简，不用在名称

之前先累累赘赘地解释一番。比如希罗

多德就可以避开烦琐，直接告诉我们：

“赫西俄德与荷马……把诸神的家世教

给希腊人，把诸神的一些名字、尊荣和

技艺教给所有人，还说出了诸神的外

貌。”人们由此知道，古希腊“大人”们的

诗，与现今（或隐或现）彰显一己生殖爱

欲的诗歌，并非同类。署名赫西俄德和

荷马的一系列作品，面向当时希腊的过

去、当下和未来，通过摹写诸神的世系

和他们的特性，让生活于城邦的希腊人

有了效仿对象，从而确立他们特殊的生

活方式。也因此，对诗和诗人无比苛刻

的柏拉图，就可以让他笔下的苏格拉

底，把形塑了古希腊样貌的诗人名字归

为一个，并无比准确地说出他的作用：

“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听到他们说

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

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

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

活，这时，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

的人。”

这一点，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诗

经》，几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收入

其中的三百零五首诗，都没有署名不

是？当然，古人也自有他们简易的方式，

一句“诗三百”或“诗”，就足以称呼整体

了没错吧。最为重要的差别是，与希腊

诗人创制的复杂神谱相比，《诗经》里几

乎没有诸神的名字，更少见诸神的家

世。缺少了诸神的家世，一国之人如何

自觉地确立其生活方式？《诗纬含神

雾》：“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

之宗，万物之户也。”以上四端，是不是

可以对应希腊所谓的诸神？而后世毛诗

的大序和小序，是不是就用以上的四端

来教人确立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

《诗大序》几乎是对此一问题的正

面回答：“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

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

伦，美教化，移风俗。”也就是说，诗三

百，连同对我们来说仿佛跟它长在一起

的大小序，是用诗作为教化手段，让一

群自然聚居的人，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

明共同体。如同古希腊在荷马和赫西俄

德的教导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nomos

（民俗，宗法，法律），在诗教（取其广义，

包括一切以某种好为目的的述作）之

下，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谣俗”

（《史记·货殖列传》）——认真一点，从

这谣俗里，大约能看出此一共同体人的

性情、生活方式乃至命运的造型。

如果“诗三百”真的经孔子删定后

用为教材，那么，在毛诗之前，一定（起

码在众弟子口中）流传着孔子对诸多篇

章的解说。从《论语》保存的只言片语来

看，孔子对《诗》有其独到心得和整体认

知，这些解说未能全部记录下来，真让

人悔之不及。好在有毛诗，相传出自孔

门“文学”科的子夏，那么，毛诗的大小

序里，说不定多多少少保留着孔子说诗

的意见。这推测或许可以稍稍减少一点

我们的遗憾，但从孔子“女为君子儒，无

为小人儒”的告诫来看，子夏气度略欠

宽宏，其所传之“诗”，究竟多大程度上

体味了经权合宜的孔子偏其反而的意

图，实在难以妄测。

不过，长于“文学”（古传典籍）的子

夏，毕竟经大小毛公的勠力同心，传下

一部最早的读诗心得。这心得“因有编

诗结构与大、小序之存在，《诗》才成一

特殊读法……观小序之设自成体系，诸

序纵横交织，‘诗三百’乃构成以周为中

心、跨越数百年且显示各种情感关系之

网络。此网络庞大复杂且变化多端，

《诗》之为‘诗’，魅力即在此”。无可否认

的是，有时“序诗者与作诗者之意绝不

相蒙。作诗者即一事而行诸歌咏，故意

尽于篇中。序诗者合众作而备其推求，

故事征于篇外”。

横亘在诗与序之间的矛盾，不妨看

成伯纳德特意义上的“未定之二”（in-

determinate dyad）——“构成一对组

合的事物不是独立的单元”，不能简单

地看成二，“它们是整体的部分，在某种

程度上互相包含对方”。作为一对组合

事物的诗与序（甚至包括其后的笺与

疏），显然构成了既相反又相成的整体

景象，从而诗便不只是停留在个人的饤

饾情感上。至于后之读诗者在具体时空

中的情势裁断，端赖每个人当下的反身

自识。

二

《诗大序》关于“二南”（《周南》《召

南》）的说法，很能体现毛诗用以教化的

宗旨：“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

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这也就怪不得孔

子如此教导自己的儿子：“女为《周南》

《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二南”之风，可

以用于乡人，用于邦国。不学“二南”，如

人向墙而立，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

或将封闭阻塞，固陋不堪。

王者之风的《周南》十一篇，毛诗的

小序，也自有其整体思路。其中前八篇，

题旨皆与后妃有关，分别言后妃之德、

之本、之志、之化、之美，并后妃之逮下、

之所致、之子孙众多。后三篇由内而外，

言文王德广所及，道化之行，《关雎》仁

德之应，如此，则邦国之德外内如一，温

柔敦厚之教可期。当然，我们也完全可

以把小序看成是解诗者的理想，借此传

达自己的诗教之旨，其解背于诗还是更

为体贴入微，要回到每首诗的具体。

小序中首次提到俭德，是《周南》（也

是整部《诗经》）的第二篇，《葛覃》：“后妃

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

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

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

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

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

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

葛是葛麻，多年生藤本植物。中谷

即山谷。覃义蔓延。萋萋、莫莫均为茂盛

貌。刈，割取；濩，煮。絺为细葛布，绤是

粗葛布。无斁，不厌倦。“言”“薄”都是发

语词；“害”是“盍”的借字，义为何。污，

揉搓；私，近身衣；澣，用水投一投；衣，

身外衣。一章用葛与黄鸟起兴，喻女性

形体渐长，容色美盛，如黄鸟之翔而后

集，将待时而嫁也。二章言治葛为衣，女

工不怠。三章言女告其傅，欲浣洗衣服，

问安父母。

老实说，我的确没看出这诗哪句讲

到了俭，即使借助《正义》，仍不免有些

含糊——“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者，卒

章污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节俭，分为

二者，见由躬俭节用，故能服此澣濯之

衣也。”把衣服该揉搓洗还是用水稍加

洗濯分开，怎么就看出节俭了？难道是

出于环保节水？这也就难怪后人会觉得

不合情理：“后（妃）即节俭，亦不至归宁

尚服澣衣。纵或有之，亦属矫强，非情之

正，岂得为一国母仪乎？”

暂且抛开节俭，郑笺中对后两章的

解说，可谓独出心裁。第二章，郑玄把

“服”的意思，由通常的“穿（衣）”改为

“整治”：“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将所适，

故习之以絺绤烦辱之事，乃能整治之无

厌倦，是其性贞专。”“所有人类的错误

无非是无耐心”，对烦辱之事能整治无

厌，可见此女性情之坚韧专一，由此其

做事之精纯可期。卒章则以“洁清”立

意，“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当见澣乎，何

所当否乎？言常自洁清，以事君子也”。

一身不治，何以为天下之仪则？内而贞

专，外则洁清，这自内而外的身心纯粹

之象，是不是毛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

象呢？

小序中所谓的俭德，朱熹在《诗集

传》里将其定位在第二章，或许更近情

理：“此言盛夏之时，葛既成矣，于是治

以为布，而服之无厌。盖亲执其劳，而知

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诚爱之，虽极垢弊

而不忍厌弃也。”此解挑明了习烦辱事

与其性贞专间的联系，给出了由事而达

于心的过程，从而使“无斁”之意落实。

只是，朱熹仿佛把第三章的意思提到第

二章来讲了，否则，从“是刈是濩，为絺

为绤，服之无斁”，绝看不出衣服之“极

垢弊”，只有从第三章的“薄污我私，薄

澣我衣”，才可以推论衣服之垢敝。然

而，即使从第三章立论，仍然有增字解

经的嫌疑，需要洗的衣服，或许有垢，未

必敝破吧？只是，如果推翻朱熹的这个

解释，小序里的“俭”，不就难以落到实

处了吗？小序是不是真的如今人嘲笑的

那样“迂腐可哂”？

（摘自《诗经消息》，黄德海著，作家
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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